
楔子

耳機中偶爾閃過微弱的沙沙噪音，在壓抑的寂靜之中，富有磁性的男音突然響起，

「娃娃，我找到地圖上那個房間了。」

「有沒有未知的警報器？」耳機裡傳來少年清脆的嗓音，口吻卻格外肅然。

「沒有，和資料上說的一樣。」

「木頭，找到目標了嗎？」娃娃呼喚另一個名字。

「暫時沒有。」低沉的男聲波瀾不驚。

娃娃沉吟了一下，「天蠍，準備入侵。」

「好。」磁性男音略帶笑意地回答了他。

「記住，四點五秒，現在，一、二、三——開始行動！」

娃娃一聲令下，不被人所注意的小小配電室裡，修長蒼白的手指以不可思議的速

度在鍵盤上飛舞，啪啦啪啦的聲音像是一串咒語，在他最後敲下 Enter 鍵時，天

蠍面前的紅色光線突然消失，地面上的藍光也驟然黯淡，男子的身體瞬間由靜轉

動，高大身軀以輕盈的動作穿越了剛才那片區域，一眨眼便到達另一頭，就在他

落地的瞬間，身後的紅藍兩色光芒再次亮起。

天蠍回頭看了一眼，勾起一抹笑意。

四點五秒，分毫不差！

接下來設置了複雜生物密碼的鋼鐵大門也不能阻止他的腳步，當銀白色的大門敞

開時，一個簡陋的房間出現在視線內，而房間正中央，一條石柱上有著個透明的

玻璃盒，裡頭擺放著一塊嬰兒拳頭大的紅寶石，奪目的血紅色光彩連心志堅韌的

殺手都會目眩神迷。

寶物近在咫尺，但天蠍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惕，他機警地觀察房間每一處，很快就

發現了一個不對勁的地方——

滴答。

微弱的滴答聲隱隱約約從石柱後面傳來，天蠍心生不妙，慢慢上前，只見一個紙

箱放在石柱後。天蠍顧不得可能存在的警報，立刻上前打開紙箱，在扯開隔音海

綿後，一個電子計時器頓時出現在他眼前——

定時炸彈！

天蠍大叫道：「立刻撤退！這是陷阱！有炸彈，還有半分鐘！」

「什麼！撤退！立刻撤退！」

娃娃驚呼一聲之後立刻做出了判斷，此時天蠍已朝大門奔去！

「啊啊啊，我已經在跑啦！」

耳機裡傳來天河大呼小叫的聲音，娃娃匆匆拎上自己的背包朝出口處狂奔，然而，

半分鐘，他們又能跑多遠？

「滴答、滴答……」似乎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催命的聲音，微弱卻清晰！

「滴答——」

世界忽然安靜了下來，時間彷彿在這一秒停頓了，剛跑出紅外線探測區的天蠍、

正從外牆翻下的木頭、抱著電腦跌跌撞撞的天河，還有眼看就要躲進樹林的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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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 
「轟！」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響徹雲霄，熱浪將方圓半里內的泥土全部掀起，奔跑中的四個

人瞬間被氣流捲入。灼熱的火焰焚燒著他們的身體，音浪刺穿耳膜，氣流衝擊內

臟，痛苦、暈眩、黑暗，各種象徵死亡的感受幾乎令他們滅頂！ 
彷彿被碎屍萬段的疼痛中，娃娃強行睜開眼睛，想在死亡面前做最後的掙扎，卻

被一個黑色的漩渦吞沒，只見三個同伴也在不遠處旋轉翻滾著…… 
第一章 
有什麼比穿越更糟糕的嗎？ 
當然有！比如說穿越後變成小孩子。 
有什麼比穿越後變成小孩子更糟糕的嗎？ 
絕對有！比如一起穿越來的同伴少根筋。 
「太好了，我們居然穿越了，我等這一天等了好久啊！哈哈哈哈……」 
藍天綠樹下，唇紅齒白的小蘿莉激動地亂叫，身上不合身的Ｔ恤和牛仔褲沒有阻

礙「她」手舞足蹈，反倒令「她」更加興奮。 
顧輕塵無語地看著同伴。姑且不論那個整天戴著口罩、蓋著亂糟糟的劉海，每天

只知道對著電腦的宅男天河為什麼會變成青絲及腰、瓜子臉、大眼睛的樣子，怎

麼看都是惹人憐愛的小蘿莉，單是這傢伙發現狀況後的反應就足夠讓他頭疼了。 
穿越是這麼好玩的嗎？人生地不熟的，甚至連個合法身分都沒有，別一進城就先

被人捉起來才好！ 
如果可以，他才不想穿越。 
他是個殺手，穿越前和娃娃、木頭、天河共同接了個任務，卻在執行任務時遭遇

大爆炸，四人都被強大氣流捲到像黑洞一樣的空間，在那裡他和娃娃、木頭失散，

昏迷前，他盡可能拉住天河，當他再醒來時，就是眼前這狀況。 
定了定神，顧輕塵準備計劃一下接下來要怎麼辦——天河這個穿越小說深度中毒

者，顯然是靠不住了。 
不過還沒等他想好，外表似小蘿莉的天河已經拖著衣服歪歪扭扭地跑過來，嚷道：

「天蠍，我們穿越了欸，我們可以爭霸天下、坐擁美人了！興不興奮？那些小說

裡的穿越者可都是超級厲害的，後宮三千，真正的後宮三千啊！哈哈哈……」 
「咳，天河，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什麼？」天河眨巴著水汪汪的大眼睛，粉嫩嫩的少女臉更加嬌俏可愛。 
顧輕塵頭疼地別過眼，避開這張太容易讓人誤會的臉蛋，無奈道：「你知道我們

現在穿越到什麼年代嗎？」 
「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嘛！反正肯定是古代，你看這天、這樹、這草地，標準的穿

越古代場景，啊！咦？你是不是擔心不能適應古代生活？不用怕，有我罩著你，

我可是特別研究過歷史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沒有我不知道的典故！ 
「如果是魔法世界就更好了，穿越者不是都有主角光環嘛！而且我還研究過各種

穿越必備的物理、化學、機械知識，發明東西絕對不成問題。」天河樂天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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咧出一口發光的白牙。 
顧輕塵都要給這個少根筋的傢伙跪下了。他哭笑不得地說：「但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我們穿越到石器時代呢？沒有工業基礎空有知識你怎麼生產東西？或者近

一點，穿越到清代，漢人的地位並不高，而且我們連個合法身分都沒有，能有什

麼好下場？」 
天河笑嘻嘻道：「不怕，我研究過中國史，遇到這種情況，只要找個偏僻的小村

子，說是外地來的災民，再給當地里正塞點錢就能弄到身分了。」 
顧輕塵很懷疑事情真有這麼簡單，但看同伴自信滿滿的樣子，便不再多說什麼。

商量了下，決定晚上到外面看看情況再說。 
兩人在樹林裡待了一天，入夜才潛入村子，偷了兩套衣服各自換上。長髮的天河

學著這裡的人梳了個簡單的髻，而顧輕塵則用頭巾包住顯眼的短髮。 
第二日，他們沿著官道前往大城，好在城門守衛並未盤查往來百姓的身分，兩人

頂著可愛的孩童模樣順利通關。 
一進城，天河不住地大呼小叫，「這裡究竟是哪裡？這衣服怎麼不倫不類的？咦，

怎麼還有橡膠做的鞋？那是什麼？怎麼像沙發……」 
好在他說的是英語，旁人也聽不懂。 
顧輕塵順著同伴的視線左右看了看，果然一派的突兀，各種狀似現代物品的東西

隨處可見，可不論百姓衣著還是建築又都是古典風，充滿了時空錯亂的感覺。 
他想不明白也懶得去想，典當了些不重要的東西，用換來的錢買了一份報紙。 
「居然有公開發行的報紙，還是印刷的！」天河不可思議地驚呼，看到同伴投來

詢問的目光，這才解釋，「我沒記錯的話，明代中葉以後，朝廷才允許民間公開

發行刊物，印刷術在報刊行業的普及也沒有早於這個時間……呃？大永王朝太始

十二年？這是什麼朝代？」 
他一把扯過報紙，死死盯住第一版右上角的日期，發出一聲哀號，「不是吧！我

們穿越到異世界了！」隨即他目光又落在版面正上方的一行像花紋一樣的小字上，

「居然有英文？」 
顧輕塵也注意到了那段英文，輕聲讀了出來，「天河、天蠍，我是娃娃，如果你

們需要幫助，就到任意一家佟家商鋪找掌櫃，暗號是……」一條訊息告一段落，

緊跟著第二條，「木頭，快給我死出來！」 
顧輕塵失笑。 
娃娃和木頭是老搭檔，而自己及天河和他則是在這次任務中才認識的，親疏不同，

留言內容也天差地別。 
天河興奮地叫起來，「娃娃好像在這個世界已經發達了，我們可以去找他。天蠍，

我們快去吧！」 
顧輕塵卻沒有他這麼激動，「你等等，我們和娃娃也只是剛剛認識，而現在娃娃

在這裡是什麼身分、做什麼、是什麼樣的人，我們一概不知，如此貿然找上門，

你確定妥當？」 
天河微愣，也冷靜了下來，沮喪道：「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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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觀望一下，他在留言中提到佟家商鋪，我們可以順著這條線查一下。」 
於是，兩人混跡在茶樓裡打聽佟家商鋪的傳聞。 
這是一個十年前才崛起的商家，各種新奇好用的產品層出不窮，迅速發展壯大，

那些老字號的商家數次想要打壓但都被反擊得體無完膚。如今佟家商鋪已遍佈全

國，儼然有天下第一商賈的勢頭。 
而在背後主導這一切的，是南宮家族那位不過十一、二歲的小少爺——南宮樂。

事實上，佟家商鋪就是南宮家的產業，只是這個時代輕賤商賈，有頭有臉的人都

要另外掛個名來經商，否則會教人看不起。 
旁人不信主導這一切的會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可顧輕塵和天河卻能肯定，南宮樂

就是娃娃！ 
既然他們能年輕十歲，娃娃不小心年輕過頭變成真「娃娃」也沒什麼不可能。在

現代，身為頂級詐欺犯的娃娃想要在這個時空做出一番事業，根本只是動動手指

頭的事，畢竟經商靠的是腦袋，身體年齡根本不是問題。 
兩人很快就依據報上的訊息聯繫到娃娃。 
與顧輕塵兩人不同，娃娃十二年前就來到這個世界，身體已經沒了，只剩下靈魂，

投胎到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身體，因此樣貌也和前世截然不同。若不是這個少年用

英語說話，顧輕塵還真無法肯定他就是娃娃。 
聽完顧輕塵簡單敘述來到這裡的經過，南宮樂若有所思道：「看來隨著掉出黑洞

的時間不同，原本身體的年齡也會有所不同。我應該是最先掉到這個世界的，就

只剩下靈魂，而你們的身體也變小了。」他看了眼漂亮的小蘿莉，笑道：「天河，

原來你長這模樣啊。」 
天河噘嘴，他最討厭別人討論他的容貌！ 
顧輕塵沒說話，只是靜默地看著南宮樂。 
南宮樂露出一排潔白的貝齒，「既然你們剛到這裡，我先替你們辦個合法的身分，

然後你們看看想要做什麼。」或許是怕兩人心中存疑，他接著解釋，「我們幾個

對這世界來說是異類，如果我們不團結一心的話，日後對誰都不好。」 
顧輕塵點頭，算是認同他的提議了。 
南宮樂爽快道：「日後有什麼打算嗎？如今我也算是有權有勢，想要什麼，儘管

跟我說。」 
天河撓撓頭，茫然道：「我還沒想好，本來以為穿越到熟悉的歷史裡，我還可以

未卜先知，可這個世界我不熟，現代的一些東西你也都發明出來了，我不知道自

己能做什麼。」 
南宮樂腦筋動得極快，「那不難，我名下有個科研所，你要有興趣，可以去那裡

做工程師。」 
天河一聽，立刻笑開了花，「好啊！我可是看了無數穿越必備的技能書，不論是

鑄鋼煉鐵還是造船製炮我都會。」 
南宮樂大樂，「太好了，那以後你就是科研所的首席工程師。那你呢，天蠍？」

他將目光投向另一個同伴。 

Cr
esc
en
t



顧輕塵抿了口茶，沉默不語。 
沒見到娃娃之前，他考慮過和天河一起做生意，以他們超越這個時代的前衛思維，

財富唾手可得。但既然娃娃已經富甲天下，他再從商也意義不大，而且他還沒狂

妄到在一個頂級詐欺犯面前班門弄斧，更別說天河已經被娃娃攬入旗下。 
除此之外呢？ 
這時南宮樂湊近笑問：「天蠍，考不考慮建立一個殺手組織？」 
他心中一動，神色沒什麼變化，淡淡的道：「你的意思是？」 
「如今江湖上的殺手組織以『血殺令』為首，雖然這個組織和我也還算和睦共處，

不過尖刀還是握在自己人手裡比較牢靠嘛。」 
顧輕塵反問：「這個世界有所謂的內功吧？我若建立殺手組織，殺手從何培養？

又如何和這個世界的高手相抗衡？」 
南宮樂笑道：「前期我可以借人借錢借功法，還可以幫你剿滅血殺令，將其旗下

殺手收歸己用。不瞞你說，這些年我研製出一種內力速成的藥方，成功率高達百

分之九十七，只要十年，就能讓一個普通人擁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內力——這在江

湖上已經可以稱得上高手。」 
顧輕塵瞥了他一眼，「你出力組建，我要如何回報？」 
南宮樂綻開甜美的笑容，「咱們親兄弟明算帳，多少就是多少，日後你還我，誰

也不欠誰。組織是你的，當然，基於我們的合作關係，你的尖刀不能傷害自己人，

是吧？」 
顧輕塵點頭。因為同為「外來客」，胳臂沒道理往外彎，就算娃娃不開這個口，

他也會這麼處理。 
南宮樂伸出手，問道：「準備給你的尖刀取什麼名字？」 
顧輕塵伸手回握住他的，輕輕吐出一個詞，「輪迴。」 
 
 
三年後 
太始十五年，今年柳州的夏天來得有些遲，都五月了，天氣還是乍暖還寒的。 
魯德厚走在幽僻的小路上，嘴角帶著喜孜孜的笑。他退隱江湖已有十多年，如今

再露面，那些後輩也只當他是個面目和善的普通老者，誰也不知道鬢角花白、腳

步穩健的他正是當年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劈山魯」。 
不過魯德厚也樂得如此。 
認不出他，自然就不會非議他。 
魯德厚承認自己有個容易惹人非議的嗜好——玩虐孌童，尤其是那些眉宇間帶點

風骨傲氣的少年最對他的胃口，鞭打幾下，他們雪白的肌膚上就會浮現一道道緋

紅的傷痕，就像是雪地裡綻放的梅花，妖豔奪目。嬌嫩的玉莖在皮鞭、玉針的伺

候下變得紅腫硬挺，他那根老而彌堅的陽物也會不由自主地硬起來，狠狠地捅進

身下人未竟開拓的肉穴，少年發出尖銳的慘叫，火熱的肉壁卻會淫亂地死死纏上

來，那樣的緊度普通人或許都要吃痛，可他魯德厚練得一身銅筋鐵骨，那寶貝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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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鐵杵，他最愛用它「疼愛」他的玩具們。 
他今天心情很好，手下又替他送個小美人過來。那人一掀車簾，魯德厚就移不開

眼睛了。 
少年約莫十四、五歲的年紀，生得唇紅齒白，要說多美貌倒也未必，和樓裡的其

他美人比起來，充其量只能說是俊秀，可就是那雙眼讓他增色不少，黑白分明、

乾乾淨淨，一眼就望到底，彷彿看入一汪清泉，教人心曠神怡。 
又見他一身素淨青衣，背脊挺得筆直，走起路來輕輕慢慢，似謫仙般不染纖塵，

卻又好似不堪生活折磨，從那粉白的唇間和纖瘦的玉指間透出幾分脆弱，教人心

生憐惜。 
煙花地裡的美人千依百順、千嬌百媚固然惹人憐惜，可偶爾遇到這麼個不沾風塵

的，就更讓人心癢難耐。 
魯德厚極是憐惜地將人扶下馬車，不知情的人看了還以為是哪家老奴在伺候主子，

哪有半點恩客的得勢。但一進門，他就將少年的手攥進懷裡，細細撫摸。 
這手潔白如玉、骨節分明、指頭纖長，五片指甲像花瓣一樣粉嫩。魯德厚越摸越

是喜歡，恨不得現下就用皮繩將人綁起來狠狠抽打。 
「夜兒，你的手真是漂亮。」魯德厚愛不釋手。 
被喚作「夜兒」的少年眼瞼半垂，似是不願，但又沒有反抗。 
他這反應撩得魯德厚更興奮了。凌虐起來，那無聲反抗的模樣定然豔麗動人。 
魯德厚命人將少年帶下去沐浴更衣，等待的時間裡，他為自己煮了一壺茶，聞著

茶香，感覺心慢慢平靜，身體卻益發興奮。他沉醉於這種感覺，就像是回到年少

以一敵眾時，那種頭腦異常冷靜、血液卻異常沸騰的全盛狀態。 
不久，下人就來稟告人已經沐浴更衣完畢。 
魯德厚微微一笑，起身朝後院走去。不過他才剛走過拱門，長子魯平川急急趕來

叫住他，「爹爹！」 
他皺了皺眉，不悅道：「何事如此驚慌？」 
魯平川喘了口氣，努力穩住聲音卻還是透出一絲激動的顫抖，「天機谷少主突然

造訪！」 
「不過就是天機谷少主而已……什麼，天機谷少主？」魯德厚驚詫地睜大眼睛，

「他怎麼來了？你確定過身分了嗎？」 
魯平川無奈回答，「說是遊歷至此，仰慕爹爹之名特來拜訪。兒子也不敢確定他

的身分，不過他拿出天樞令，看起來像真的。」 
魯德厚考慮了下，道：「不論是真是假都要見上一面。」 
不捨地看了眼後院的方向，他抬腳大步走向前廳。 
 
 
天機谷是江湖中非常獨特的一個存在。它就像是一個隱士，行事低調，幾乎不參

與任何武林紛爭，但如果因為它的安靜沉默就小瞧了它，那可就大錯特錯。 
天機谷擁有江湖上最頂尖的內功心法，偶爾在江湖上出現的一、兩個弟子都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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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年齡不符的高強武藝，而且底子紮實，絕非那些邪門歪道的速成法可比。 
然而，武學之道在天機谷聞名江湖的四大機術中僅排行第三，其上有奇門遁甲之

術和機關之術，其下則有藥毒之術。 
傳聞天機谷每一代谷主都是天縱之才，通曉四大機術之外還飽覽群書，琴棋書畫

詩詞歌賦無一不精。 
短短的路上，魯德厚將天機谷少主的模樣想了好幾遍，雖然左右不離「青年才俊」

這個形容，可真正見到時還是大吃一驚。 
進門時只見一個年輕人背對廳堂門口站著，似乎在打量中堂，雙手負在身後，一

身黑衣，身量挺拔高䠷，透出一股肅穆與威嚴，魯德厚腳步頓了頓，恍惚間好像

回到了年少時拜見爹親大人的感覺。 
就在這時，年輕人緩緩轉身，一雙烏黑眼瞳淡淡掃來，目光若利劍般破空而來，

令魯德厚心神一震，邁過門檻一半的腳步當下滯住，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年輕人倒是微微一笑，拱手一禮，清朗嗓音禮貌十足地說：「魯門主，晚輩貿然

來訪，真是多有打擾。」 
他這才回過神來，進了門，還禮道：「好說、好說，久聞天機谷大名，今日得見

少主尊顏，也是老朽的榮幸。公子請坐。來人，上茶。」 
年輕人笑著坐下，這才道：「離傲此番奉谷中長輩之命外出行走，增加閱歷，以

便日後接掌谷主大任，想起魯門主的威名，特來拜訪。來得倉卒，多有失禮，還

請見諒。」 
「呵呵，公子客氣了。」魯德厚笑道：「天機谷長老如此安排也是用心良苦，目

光遠大，難怪天機谷能一直在江湖中處於超然地位。」 
隨著熱茶端上，淺淺抿了幾口，魯德厚的心才漸漸平靜下來，悄然打量起天機谷

少主，暗道一聲果然是人中龍鳳！ 
離傲很年輕，最多不過十八、九歲，面容俊美不凡，劍眉飛揚，桃花眼中波光瀲

灩。當他眼瞼半垂時，濃密長睫便半掩去眼中的光芒，神祕得讓人忍不住沉溺探

索。可真要對上，便像是墜入深不見底的古潭，連靈魂都要被吸進去。 
他不但臉長得好，一身氣質更是非凡。站如松，坐如鐘，舉手投足間從容淡然，

沒有半點侷促，甚至連多餘的動作都沒有。如此裝扮舉止配著他的年齡非但不顯

老成，反倒是沉穩尊貴，端的是大家風範！ 
魯德厚再三在心裡讚嘆好個非凡人物，同時又覺有些可惜——天機谷少主如此容

貌氣度自然勾起他的色心，只是他玩虐孌童這麼多年還能不出大事，全賴他那好

眼力，如此少年就算不是天機谷少主也絕不是普通人家能養出來的，他魯德厚再

色欲薰心也不敢染指。 
真要玩，那夜兒也是極品。 
魯德厚耐著性子與離傲寒暄，心早就飛到後院那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小美人身

上，忽聞離傲想要參觀一下家裡，分神之下也沒注意到這個要求有多冒昧就點頭

答應下來。等回神才感到懊惱，但這時候也不好改口拒絕，只能安慰自己這是親

近天機谷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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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迴廊走了一會，至一條岔路前，魯德厚本想將客人往左邊引，卻不料離傲忽

然指著右邊那條小路問：「魯門主，不知這條路通往哪裡？瞧那邊茂林修竹，幽

靜宜人，似乎是一方清修的好天地。」 
魯德厚心中忐忑，強笑道：「那裡只是個普通的小園子，說茂林修竹真是抬舉了，

不過是因為較為偏僻，沒怎麼打理，就讓那些野竹長起來。」 
「哦？那晚輩可否參觀一下？」 
「啊？離公子……」 
不等主人家出言婉拒，離傲已大步走上通往小園子的路。 
魯德厚急得滿頭大汗，幾次想要阻攔，卻又顧忌對方的身分不好將話說白，一猶

豫，兩人已經穿過曲徑，來到一個不怎麼起眼的院落門口。而這時離傲也停下步

伐，像是看到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眼睛失神地看著前方。 
魯德厚順著他的目光看去，也被眼前的光景奪去心神。 
少年一身雪衣站在樹下，輕抬手腕扶上低垂樹枝上的花朵，溫柔得像是在撫摸心

上人的青絲。他低頭淺嗅，白皙的肌膚在陽光下猶如羊脂白玉一般細緻無瑕，他

的容貌只是俊秀，卻清雅得猶如他手中的白梨花，纖塵不染，又好像掠過指尖的

輕風，稍一用力就會消失。 
像是察覺什麼，他側目看來，那雙清澈分明的眼瞳中蕩漾著粼粼水波，搖搖晃晃

的滴落在心田間，教人心扉沁涼，如忘世俗。 
魯德厚舔了舔嘴唇。這夜兒真是個寶貝，到了晚上定要好好疼愛一番，不過眼下

還有個大麻煩沒解決。 
「離公子？」他小心地喚了一聲，心中暗自為天機谷少主的失神而得意，但提防

之心卻絲毫不敢鬆懈。 
離傲恍然回神，頗為無禮地問道：「他是誰？」 
魯德厚心中不悅，但礙於對方身分，還是耐著性子回答，「乃是故人之子，暫時

借宿於此，因不喜人打攪而替他安排一座安靜的院落。」 
離傲「哦」了一聲，似乎想要過去打聲招呼，然而他才走了半步，少年已對魯德

厚微微躬身施了一禮，旋即轉身避入房中，闔上門，不欲與人來往的態度顯而易

見。 
離傲訕訕然收回步伐，瞥了眼魯德厚，笑咪咪地說：「晚輩失態了，還請魯門主

見諒。門主這位故人之子與晚輩一位舊識相似，一時驚訝，教門主看笑話了。」 
魯德厚暗讚這夜兒識大體，面上笑道：「無妨。這孩子膽小，比不上公子年紀輕

輕就有如此大家風範。離公子這邊請，老朽後院有一奇色牡丹，正好昨日開了

花……」 
離傲隨魯德厚看過牡丹後就告辭了，魯德厚送他出了大門，馬上迫不及待地折回

小院。 
「我的夜兒，我來了……」 
他笑咪咪地走進房間，落了鎖。 
喀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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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鎖閉合的聲音震落院裡幾朵雪白的梨花，彷彿連花草都知道當這扇門再次打開

時，又有一名可憐少年將如這些脆弱的花枝一樣殞落。 
 
 
離傲一離開魯家，便有一名藍衣少年從暗處轉出，跟了上來。 
「少主？」看主子都走老遠還面帶流連之色，小舒不免有些擔心。 
自從剛才在茶樓喝茶偶然看到那個坐在魯家車上的美人後，少主就開始魂不守舍，

堂堂天機谷少主竟貿然跑到人家家裡去拜訪，雖然不知道進了門之後發生什麼事，

可用腳指頭想也知道定是去找那個美人！這可不好，那美人是從風塵之地來的，

若是讓夫人知道了…… 
離傲才不管自己的小廝在擔心什麼，興致勃勃地問：「小舒，讓你去查美人的來

歷你查到了嗎？」 
小舒暗自嘆了口氣，還是盡職稟報，「回少主，小的查過了。那人花名冷夜，是

天香樓的小倌。」 
離傲皺眉，「小倌？他怎麼可能是個小倌。」 
小舒撇嘴道：「那人之前是個清倌，但在樓裡也待了半個多月，這一帶的人都知

道他。模樣生得好，氣質高潔，雖然性子冷，但捧場的人不少，今兒個一掛牌就

被有心人買走了。說來這魯德厚在江湖上名聲不錯，背地裡居然是個人面獸心的

傢伙，他玩了很多小倌，每一個被他帶走後就都只剩半條命回來……」 
「什麼？」離傲又驚又怒，清朗的嗓音頓時變成刀斧一般尖刻銳利，「你說魯德

厚對那些小倌做了什麼？」 
小舒忙道：「這些年魯德厚一直派人在附近城鎮蒐羅小倌，被他帶走的小倌送回

來時皆遍體鱗傷，鞭打的、火燙的，還有那地方都腫得不成樣。據說每個小倌都

要休養一兩個月才能下得了床呢。不過魯德厚給的報酬也特別豐厚。」 
離傲挑眉，「這麼惡劣的事都沒人知道嗎？」 
「魯德厚做事十分謹慎，他雇了個市井之徒專門為他競標小倌，之後先送到一座

別院，再換人換車帶入魯家大宅。馬車直接駛入後院，估計小倌下車後也不知道

在哪兒了。送回去時也是先送到那座別院，再輾轉送回青樓，這樣就沒人知道這

些小倌的去向。」 
「可惡，早知道是這樣，剛才我就該把人帶走！不行，我得回去一趟。」離傲說

完就要掉頭。 
小舒連忙拉住他勸道：「少主，不行啊！現在魯家人都知道您是天機谷少主，您

這麼回去要人會落人把柄的，回頭夫人那邊不好交代啊！」 
離傲一愣，冷靜下來，想了想，他咬牙冷聲道：「既然這樣，只好讓美人受點苦

了，我們晚上時潛入魯家，將人救出來。」 
「啊？可是——」 
「沒可是了，就這麼決定。」他揮手打斷小廝的勸阻，又轉頭朝他眨眨眼，「你

家少主的功夫你還信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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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不過少主您可千萬小心，絕對不可以暴露身分。」 
 
天色剛黑，離傲就換上夜行衣，從後院潛入魯家大宅，只見他形如鬼魅，悄然無

聲地越過巡邏者頭頂，直奔那處隱藏在竹林之中的院落。 
魯德厚一直以來都是在這院落玩虐孌童，為免他人知道，連家人都不讓靠近。這

倒是方便了離傲，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院落。屋子門窗緊閉，裡面雖然點著燈，

卻沒有絲毫動靜。 
離傲小心地頂開窗子翻了進去。屋中無人，想來另有暗道密室。他屏息聆聽片刻，

卻沒發現哪裡有動靜，無奈之下只能在屋中盲目尋找。找了一會，倒還真讓他找

到機關，將床角凸起的石塊往下一按，床後便有道暗門無聲打開，露出一條點著

燭火的通道。 
摸索著順著通道往下，他行動如貓，腳下絲毫沒有聲音，走了一半，一股若有若

無的腥氣飄入鼻腔。他皺了皺眉，這味道像是血又混合了其他東西，說不出的怪。 
他屏息繼續往下，沒多久就進入一間密室，四下燈火通明，各種凌辱器具一一擺

在桌面上，白衣混雜著他色衣物散落在地，魯德厚渾身赤裸、一動也不動地倒在

地上，他身下還壓著一個人，露出一截藕臂！ 
心中大驚，他飛快上前將魯德厚的屍體抬起來，露出底下人的面目。那人大約十

三、四歲，趴在地上，雙目緊閉，嘴角溢血，纖細脖頸上兩道青紅手印清晰可見，

顯然是被掐死的。 
死者雖然面容姣好，卻不是他白日所見的冷夜！ 
離傲鬆了口氣，將屍體放回原位，隨即心生疑惑。魯德厚死了，但他身邊的小倌

不是冷夜，那冷夜去哪了？ 
他繞著屍體走了兩圈。這魯德厚倒也死得風流，看樣子是合歡時血脈逆衝導致死

亡，而被他壓住的少年遍體鱗傷，股間有紅白混雜的液體流下，生前恐怕受了不

少折磨。 
離傲「嘖嘖」兩聲，鄙夷魯德厚的不憐香惜玉。如此嬌嫩的少年，應該好好疼愛

才是，哪有這麼折磨人的。都說因果報應，這就是魯德厚的現世報，只可惜那少

年做了陪葬。 
眼看自己喜愛的美人不在此處，離傲也無意多作停留，正要走，忽覺不對，又折

回繞著屍體看了看，若有所思。 
 
客棧裡，看到主子居然一個人回來，小舒很是驚訝，「少主，您不是去救那個叫

冷夜的小倌嗎？怎麼一個人回來了？人已經死了嗎？」 
「別烏鴉嘴！」離傲抬手給了他一記栗爆，「我去時人已經不在了。」 
「啊？」小舒吃驚地張大嘴。 
離傲沒再解釋，想著在密室中見到的一切，饒有興味地自言自語，「我就說那樣

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小倌……」 
「少主您說什麼？」小舒捂著腦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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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傲不答僅道：「小舒，你再去查查那個冷夜的來歷，包括他的身世背景、性情，

還有他在進入天香樓之前是幹什麼的，關於他的一切都給我查清楚！」 
 
 
第二天，小舒就將冷夜的來歷打聽回來。 
冷夜出自官宦人家，因父輩犯事而受牽連，貶為賤籍。他來天香樓之前待在另一

個城鎮的青樓裡，因性情清高得罪了不少人。他這種因罪充妓的人雖然不允許贖

身，但買賣還是可以的，原來的老鴇嫌他不賺錢，就將他賣給了天香樓。 
過了兩天，魯德厚過世的消息才傳出，說是年事已高，一時激動而猝死，不知情

的人還在為江湖又殞落一位老宿而惋惜，卻不知曉魯家祕密派人將小倌的屍體運

回天香樓。 
少年的屍體已經腫脹腐爛，但面目還依稀可辨，天香樓的老鴇見了沒多說什麼，

收下魯家給的豐厚銀兩也息事寧人了。 
聽完小舒打聽來的一切，離傲肯定冷夜定是離開天香樓後被掉了包，而那日在院

落中看到的少年正是殺死魯德厚的凶手。 
若說魯德厚之死是罪有應得，那麼冷夜之死呢？ 
離傲皺眉想起昨夜在密室中所見。本來他也以為魯德厚是精盡人亡，但仔細一想

卻覺得不對，才又繞回去觀察，冷夜臉上沒有驚懼痛苦之色，反倒很安詳。更重

要的是，冷夜看上去遍體鱗傷、滿身傷痕，可私處毫無損傷，股間那紅白混雜的

液體也像是故佈疑陣。如果真是魯德厚所為，顯然不合常理。 
離傲在此地又停留兩日，想要將那少年找出來，可惜毫無頭緒，加上他還身負要

事，不得不離去。 
但人雖走了，心裡卻記掛上這麼個人，囑咐小舒繼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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